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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远古的
云，飘过传说中的烈山，飘过漻水，飘向西南，如
同逝去的岁月，虽永不回头，却把一株神奇的植
物——水稻，遗落在了华夏大地。于是，历朝历
代，尽管往事如烟，仿佛岸边的野草，却在如同水
一般的稻子滋润下，枯荣交替，生息相易。而水稻
自身，也在穿越了无数的岁月之后，依然如水一样
在时光的河床里奔涌不息……

水稻的出现，不但大大地缩短了人类在丛林里
与野兽周旋的岁月，而且让人类在与野兽共存的环
境里越来越强大起来。事实证明，人类发现并种植
了水稻，便迅速拓展了自己发展壮大的空间。这是
一个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谁拥有了足够的食物，
谁就拥有了种群发展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裹就找到
了故乡。读完《谷子里的骄傲》，我心潮起伏。两位
作者对华容大地的深情，对水稻的敬畏之心，深深
感动着我。他们冒炎热酷暑，历时三个多月，穿行
在华容的山山水水，采访了与华容稻有关的粮农、专家、企业家、政
府官员等上百人，到档案馆、史志办、农业农村局、商务粮食局、县
委县政府、省考古研究所七星墩考古点等，查阅了大量史资、资料，
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写作的第一手材料。文学总是不断擦亮着我们
的心灵智慧，让精神欢愉，让灵魂有光，让天地温暖，让生命芬芳。
我想：吴德胜、官学荣两位作者之所以这样做，应该就是旨在讴歌
平民百姓，凝聚奋进力量，借助稻作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吧。

《谷子里的骄傲》描绘的是乡村记忆的美妙场景。中国是水稻
生产的原发地，拥有七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也是当今世界水稻生产
大国之一。华容稻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稻子的一个缩影。就是这种
平凡而又普遍的稻子，让数千年的历史得以延伸；就是这些执着而
又倔强的植物，支撑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向前迈进。

华容稻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辉煌与苦难、丰收与灾害、兴
奋与无奈、美好与茫然……随时都会在心中泛起涟漪，有时还可能
碰撞得翻江倒海。《谷子里的骄傲》再现的是端稳饭碗的奋斗史。
漫长时间链条贯穿全文。作者以炽热的爱心、甚广的忧思、淡定的
叙事和严谨的理性，历史地、全面地呈现了华容稻的前世今生，书
写了战天斗地、精益求精的平民史诗。无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
对现实的描写；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理解称道，还是对人民群众的
细致刻画，闪烁的是家国情怀，放射的是理想光芒。从某种意义上
讲，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与饥饿作斗争的历史，从生产工具
的改进，到种子的发明与选择，从朝代的改换到所有的农民起义都
是源于饥饿，源于粮食。华容是国家民族的剪影，远的不说，新中
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与饥饿作斗争，从围湖造
田，到大跃进，到四级农科网，到杂交水稻的推广等，因此，只有将
这一切，做全景式的立体再现，才可能显示出文学的厚重与意义。

《谷子里的骄傲》刻画的是华容大地的精神坐标。作者站在人类生
存的高度，在“历史难题与世界难题”的大背景中，展示了华容稻的
不同凡响。全书中，展现的是华容大地的厚重、旷远、神秘。作者
是要将我们引领进入一个穿越时空的隧道，那里面有梦幻般弯曲
悠长的乡间小道，两侧是葳蕤的大米雄浑的大地，远方是纵横交错
直达天边的稻菽阡陌，清风拂来，稻浪激涌，很快便有股强烈的气
息潜入心底，这是湘北大地粮田萦绕旷野的浓香味道。《谷子里的
骄傲》既具开阔丰厚的文史视角，又垒筑坚实的“作稻”人生，还深
植心灵的精神气脉。然而，如果想要愉悦轻松地欣赏，心平气和地
受益，恐怕这本书很难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毕竟当今世界已进
入大数据时代，传统阅读受到不可逆转的挑战，在这个躁动不安的
手机速读时代，我们要静下心来，力排纷扰，读一部十余万字“关于
大米”的文学报告，也是一件很不易完成的事。其实，如果能跟着
作者的笔和思绪，遨游到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熟悉却不知晓，一
个日见其表、却不知其里的稻米天地，这里还是囊括了一个较大的
精神世界的，她也许还有点像猎猎的旌旗，像金灿灿的田野季风。

芋头属于南方作物。许
多北方人初次见了芋头，以为
是荷的一种，惊讶它怎么长在旱地
里。至于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芋头，
他们就更吃惊了，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土豆不像土豆，红薯不像红
薯，毛乎乎地披毛着一层蓑衣，好吃吗？

毛乎乎地披毛着一层蓑衣，北方朋友的描述倒是准确，可不，
没去皮的芋头，我们统称为毛芋头。去了皮的芋头，白白胖胖顿时
大变样。芋类植物一般都含有黏液蛋白，去皮不是很清爽，麻烦一
些，而且去完皮手上也麻乎乎的。烹饪好的芋头端上桌，则是美味
佳肴，深受百姓喜爱。每到秋冬，芋头成熟，便成为了我常做的一
道菜，也成为我招待北方朋友的一道招牌菜。

一般说来，芋头的做法，多以烧和蒸为主，比如，芋头烧肉，芋
头的清香和肉的香美裹在一起，口感绵润，是广受欢迎的一道菜
品。至于具体做法，各地有各地的芋头，自然就有各地的特色。

而我喜欢的是蒸芋头，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芋头本身的清香。
有的地方做蒸芋头会去皮，理由是皮是“麻”的。可在我看来，

还是带皮的蒸芋头最正宗，最好吃，尤其是那吃芋头的过程，很享
受，有点玩耍的意思，游戏的意思，把毛芋头放在手上，顺大头拨开
一些，然后手指轻轻一挤，嘴一吸，就“哧溜”滑进了嘴里，那沁人心
脾的清香，让人终生难忘。

红烧芋头可以不讲究，“老母”和“儿子”同入一锅，但蒸芋头，
用“儿”芋头才好吃，最好是那种小巧珍秀、“腰鼓型”收腰的“儿”芋
头，洗净上锅一蒸，或干脆水清水里一煮，什么调料也不放，原汁原
味，剥皮即可实用，淡味清香，很是独特。

就我个人，喜欢吃清蒸芋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我上
初中时的课本里，有一篇古文叫《芋老人传》。这篇文章让我颇吃
惊——自己身边的东西，竟然能入文章；自己喜欢吃的蒸芋头，竟
然别人也喜欢，而且是古人。这种奇异的感觉，让我很是自豪。于
是乎，对芋头的绵软清香，就有了进一步的喜欢。

故事里的那个落魄的书生，饥饿难耐之时受到一位老人的接济，仅仅
是一碗清蒸的毛芋头，却让他多年不忘，成为了记忆里最美的味道。日
后书生飞黄腾达，做了宰相，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芋头还是
那个芋头，人变了，境遇变了，大鱼大肉吃多了，似乎味觉也变了。

芋头的清香，自然是要用简朴的口味来品尝。
芋头这种植物很有意思，盾形的叶片高挑散开，墨绿墨绿的，本身

就是很好看的风景，有点类似旱地上的“荷叶”。芋头埋在土里，在一
个“老母”上悄悄地发出“子子孙孙”，收芋头的过程，就颇有趣，一堆

“儿孙”毛乎乎的，像是披着蓑衣，很不起眼。然后把它们洗净锅里一
蒸，抓在手里，剥开蓑衣，则是嫩白绵软的肌肤，素颜诱人，清香扑鼻。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我们古人讲究凡事要遵循自然规律，在
合适的时间里干合适的事情。工作如此，生活如此，饮食亦是如
此，时令蔬菜水果总是最美味的，也最有营养。在这深秋的季节，
我喜欢芋头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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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伟军

芋头的清香
◎羊 白

是因为盘缠不够，还是身体不适了呢？“中华第一背
包客”徐霞客，当年头戴母亲做的远游冠，戛然止步在了
川甘交界的松潘。倘若他再肯花个两天功夫往北走，

《徐霞客游记》无疑就是甘南这处秘境第一个“为外人
道”者，何至于让美国《世界地理》抢了先？倘若“富贵非
吾愿，帝乡不可期”的五柳先生能够误入这片圣地，那流
传千古的《桃花源记》，恐怕就成了《扎尕娜记》，何至于
让美国人洛克先来一声长叹：“我平生未见如此瑰丽的
景色。如果《创世纪》的作者曾看见过扎尕娜的美景，将
会把亚当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

时光的长河流逝到了今天，距洛克将它告诉全世
界将近百年，依旧还是让人感受到，有一股神秘力量故
意将它藏匿。巨石山门，比故宫午门还要森然，硬生生
将前路截断，正疑惑是否要碰壁，吉普车如一只蝼蚁，
头皮发麻地从巨石的缝隙里扎穿过去，扎尕娜，第一
眼，我被惊艳到了。直觉告诉我，扎尕娜离天堂很近，
近到一不留神，说不定便能见到天仙沐浴。

如果不懂藏语，望文生义一百遍，也猜不出“扎尕娜”
的含义，译成汉语，再看眼中这方小天地，贴切的名字——
石头宫，有如老裁缝量身定做。东和南，是石山，西和北
呢，还是石山。这山与你一路看过来的迥异，迥异到它们
只为此处而生，天地不老去，它们不会改变。天地的造化，
在这里，一切都是刚刚好，增一分嫌多，少一分欠缺。

黎明，太阳咬开东石峰口，探出它冻红了的脸，将
最柔最嫩的那束晨曦打进扎尕娜，拉桑寺第一个伸出
它金顶的手，在山峰与寺庙间挽起一道幻光。晨光在
寺尖蓄了一口气，无声一跃，越过寨子，站在了高处的
梯田里，穗子抱住阳光，晃着头不停感恩。

阳光与金穗的喃喃细语，惊扰了人们的清梦。吱
呀，一扇门开了，吱呀，又一扇门开了，脚步踏醒了揉
着睡眼的炊烟，炊烟袅娜，吹响梦幻晨箫，也掀开了扎
尕娜新一天的岁月。

绒毛厚实的白云趴在山峰之上，若即若离，一看
就晓得，衣食无忧惯了，养懒了身子，只有劲风的鞭抽

得动它，偏偏这山里的风也是个好好先生，难得发一
回力，还别说，扎尕娜的风光片里独不能缺了白云的
懒样。山雾淡淡的，扭成一条带，在山谷里苦练内功，
指望下一刻得了神助，飞升上天，做了不用操心劳累
的云朵。森林不知疲倦地吟唱着绿色长调，漱玉的飞
瀑，跑动的流溪，叮当叮当和着节拍。除非心仪的秋
霜来，森林才会闭上眼，任由喝醉了的秋霜不由分说
给它抹上明黄或艳红，换一首五彩曲风。

低调的几处藏寨疏散开，隔了距离，也隔了高程，
如兵家布的阵，似高手下的棋。村寨屋叠着屋，墙挨
着墙，如一群粉翼鸟围着觅食，梯田在村庄间层层叠
放，油菜花开，满城尽带黄金甲。

野蜜蜂忙着飞来飞去，衔一口花香在头顶嗡嗡振
动，空气里弥漫了甜味，捏一捏，盈盈指间。野花不喜
张扬，只开出小朵儿，却四路里疯耍，那些羡慕的油菜
花被它们带离，迷失在路上。

山坡上的羊，嗅一嗅，啃一口，抬头再嚼几嚼，爱吃不吃，
也是不操心的憨态。结伴的牦牛那副慢条斯理的相，只少了
踱着方步时的那双倒背的手。走在它们身后，千万不要有脾
气，它立住脚，回过头，瞪你一眼：到了这里，你焦急个啥。

地里的青稞挺乖巧，一小丘一小丘地熟，不去争
功邀宠。收割后的青稞不急着进仓，吊在屋前木架
上，玩一阵单杠。

一头白马，把自己幻想成王子或公主，缓缓而行，不
去对视庄稼向自己久久的注目，也不管露珠腆着圆圆的
肚子偷窥。倚着这慵懒的时光，饮尽风淡云轻的味道。

琵琶弹唱的流水出自仙女滩，仙女湖躲在滩上面的树
林里。仙女湖比大户人家千金小姐的梳妆台大不到哪儿
去，它叫“湖”，让它叫好了，你也不要有什么受骗的不爽，藏
区丁点大的水洼叫“湖”不算夸张，没有叫“海”已经很自谦
了。湖水又透又凉，透澈的湖水毫不掩饰搂着林木的心
事，清凉的湖水有些冷，却没有那种扎手的寒。

把马拴那，躺在湖边，静度一个午后的时光。就着
湖水这盏灯，放肆去读蓝穹上的飞鸟，那匆匆的，所因何
事，将欲何往；那徘徊的，是否在苦思“僧敲月下门”般的
诗句？当然，也可以啥都不去想，只管闭着眼沉沉睡去，

午阳懂得照顾，不用吩咐，会默默地替你盖上它的暖被，
流云对阳光伸一伸舌头，蹑手蹑脚走过。双手抱膝，与
湖水比肩静坐。阴影如幻化无形的潮，阳光被逼到拉桑
寺的红墙，抛向藏居的屋顶，甩落在森林，伏在草地上，
光与影交织，明与暗开合，阳光和阴影在扎尕娜捉迷藏。

洛克小屋斑驳的墙，吱咔的木梯，悬挂着的洛克旧
照片，诉说着陈年往事。屋主人讲述的口口相传的洛克
发现之旅，好多的细节都不在历史的故纸里。绰号“坡
哈库”意为“岩石”的洛克与“石头宫”扎尕娜联在一起，
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为扎尕娜的过往也添了一份注脚。
如果屋主人兼带销售洛克的传记书《苦行孤旅》，销路会
错到哪儿去呢？坐在阳光里，捧着书卷，与洛克隔着时
空对话。那年，这个国度与司徒雷登说“别了”，洛克也
怅怅离去。此后年年想来，年年也没能来，不必去管个
中缘由了，一些事总是此一时彼一时，大千世界就是这
般纷扰繁杂。但他从扎尕娜采集的云杉种子，在大洋彼
岸发了芽，生了根，长成了一排参天大树。

光阴漫过黄昏，夕阳化着浓妆、领着穿戴花哨的云
霞，不肯相告要赶往何处。夕阳走后，虽然安逸仍是主
调，星星却在夜空里闹腾起来。找一户藏家吃一回藏
餐，纯朴善良的扎尕娜的人家怯生生有些支吾，支吾不
是婉拒，而是担心粗茶淡饭的怠慢，有失待客之道。要
不，干脆等主人家吃过之后，自己动手，做一桌热腾腾的
色香味，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啊！当然，扎尕娜最有名
的蕨麻猪这道菜，还是得有劳主人来做，不然，食材是那
个食材，味道肯定做不到正宗。一个温暖的火塘，一壶
东家自酿的青稞酒，一场谈天说地，摘几句李白、苏轼的
诗句碰杯，敢情吕洞宾不会来打秋风。那天，我们唐突
闯入一户藏人家里，会做菜的卓玛引着游客在禾场跳锅
庄，卓玛的妈妈头一点，我们只当进了自己家。

是卓玛的锅庄场么？谁把我的扎尕娜心事唱成
了这样：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
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就
爱你爱得那么干脆。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它来
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直接。就算我心狂野，无法将火熄
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

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
◎万岳斌

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
你从达芬奇的名画中走来
清丽典雅 脱俗超凡
仿佛带着
安格尔的灵透
温特哈尔特的高贵
雷诺阿的优雅
也许晚秋本来就如此
宁静恬美 余韵悠长

带着淡淡书卷的清香
你从唐诗宋词中走来
知性淡雅 芳华雍容
仿佛伴随着

薛涛般的文采
易安般的婉约
淑贞般的缠绵
也许晚秋本来就如此
冷艳高古 温婉可人

带着晚秋霜红的底色
你从梦幻烟岫中走来
丹桂沉醉 杏叶金黄
弯弯小径通向花语世界深处
若有所思的人儿
仿佛正静静等待着她梦中的
十里桃花 一抹斜阳

晚秋之韵
◎菁 波

搬家清理旧物,收拾东西时，老婆
整理出一堆旧衣服，准备放到小区的捐
赠箱去。她指着衣堆中一件灰不灰黑
不黑、很旧了的毛背心说：“这件衣服实
在太旧了，再可以扔掉了吧？”我一把夺
过来，攥在手上，像捏着一个珍稀宝物
一样，说：“不行，它虽然破了旧了，我再
也不会穿了，但还是要留着。”来帮忙搬
家的侄子笑着问：“这是件有故事的毛
背心吧？”我点点头：“这是四十年前我
的奶奶，你的老奶奶给我织的……”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物
质贫乏，加上我家人口多，生活比较贫
困。从小到大，我很少穿新衣服，经常是
父亲、爷爷穿旧穿烂了的衣服改一改缝
一缝，我接着穿。记得我初中毕业时，全
班五十多个同学照了毕业照，是黑白照
片。那天，我将毕业照拿回家，妹妹抢过
去看了起来，她看得很仔细，一会，她说：

“哥，站在你右边的这个女同学长得好
美，她的这件毛衣是红色的吧？太漂亮
了。我要是能够有一件这样好看的毛衣
就好了。”我撇撇嘴道：“你能够和人家比
吗？她妈妈在供销社工作，拿工资的，也
能够买到毛线。比穿着，你的没法和她
比，你就跟她比学习吧。”

上高中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回家过
节，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气有些凉，我加
了罩衣还有些冷。奶奶对我说：“我今年要
给你织一件毛衣。”我不很相信地望着奶奶
说，我们家又没有发洋财，哪来的钱买毛线
呢。奶奶神秘兮兮地说，反正她有办法。
那天晚上，奶奶拿出很多双白色的纱手套，
开始拆起手套来,奶奶说这些手套是她用积
攒的鸡蛋换来的，奶奶将手套拆出来的线
挽成一尺多长的圈，第二天天气晴好，奶奶
将线在锅里蒸了半个小时，再放在太阳底
下晒。我问奶奶，这是干什么。奶奶说，这
就是给我织毛衣的毛线，放锅里蒸是为了
让线更直，织出衣服来更好看。

那年中秋过后大约一个月的样子，

一天中午，我在教室里做数学卷子，只听
得教室外有人在低声叫我的乳名，我一
眼看到了站在教室外的奶奶。我急忙走
到奶奶身旁，接过奶奶手中的包袱。我
把奶奶带到了小卖部，找老板借了条凳
子让奶奶坐，问她吃饭了没，我准备买一
包饼干给她吃。奶奶说在路上吃了三个
鸡蛋，肚子是饱的，根本吃不下。奶奶连
忙打开包袱，她给我带来了十个咸鸭蛋、
一玻璃瓶子盐菜蒸肉，然后她喜滋滋地
拿出一件毛背心让我试穿。奶奶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本来想给你织一件毛衣的，
线少了，只能够织件背心了。”奶奶还告诉
我，说背心织的也是饺子花，和我那个女
同学的一样。我试了试背心，很合身，我
有些惊奇地问奶奶，怎么白线变成了黑
色，奶奶说她用自制的染料染的。

那天，奶奶大约坐了半个小时，就嚷
着回家，我要送她一程，她不肯，只送出
了校门，奶奶无论如何要我打转，说不
能耽误我学习。那年寒假回家，母亲告
诉我，奶奶来回三十里给我送毛衣、送
菜，舍不得坐车，一双脚打了好几个泡，
她在路上根本没有吃东西，平常一年到
头舍不得吃一个鸡蛋，更不可能一口气
吃三个。母亲还告诉我，奶奶只会织平
针，她特意进了趟城找婶婶教她织饺子
花。一个月里，奶奶到了晚上就拿出线
团来织，刚开始，好几回都织了将近一
尺长了，发现错了针或者针脚不匀，就
拆了重织，好不容易才织好这件背心。
听了这些，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件极为平常，甚至有些丑的毛
衣，不但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
穿着它，无数个夜晚我挑灯夜战，奋发
图强，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好大学，
将来要给奶奶买很多件毛衣买很多东
西。可是，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奶奶
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些年，这件毛衣
我一直留着，我经常拿出来看看，捧着
它，就像捧着奶奶那份殷殷的情意。

一件旧毛背心
◎薛 荣

长寿街炸肉
◎方绪南

长寿街上了年纪的人，很怀念以前吃过的下定饭（订婚宴），因为头碗就是用
镔盆盛的，堆得如宝塔一般的炸肉，坐在宴席上东边的宾客看不到西边的贵宾。

很久以来，炸肉作为长寿街的十大碗中的头道菜（上菜时放在最前面），
理所当然是有它的分量的。炸肉上面是盖头（盖码），有白菜、青菜头、胡萝
卜、甘薯、百页片、墨鱼丝，它们很招摇地垒在上面。这里多说一句，后来这些
盖码派生出一道名字好听的菜，叫“全家福”或“什样锦”。

这顶着盖码的炸肉一登场，就预示着宴席的序幕拉开了。炸肉上的盖头是为了给
你的肠胃来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将你的胃口启开。作为平时蔬菜、米饭果腹的市井布
衣，无法与经常大鱼大肉、满嘴油腻的达官贵人相比，肠胃不能一下子接触太多太猛的
荤食。先由炸肉来搭个桥梁，循序渐进。炸肉的主料是上等的面粉，那年月，是自产自
销的小麦碾成的飞面（面粉），它散发着小麦的清香，它又是一种最原始醇厚的味道。

艰辛劳作了春夏，苦战了三秋季节的农家人，大都选在冬季里的黄道吉日里，做结
婚酒、出嫁烟（嫁女酒）等等。他们苦的时候多，更懂得分享收获后的快乐，懂得在一生
中难得的几个喜庆日子里，体味自操自办的主人翁或东道主的开心紧张而有序的过程，
乐享幸福时光。立冬进九后，悠悠轮回的岁月似乎慢了一个八拍，喧闹的时日显得有些
内敛。这时，猪儿肥了，羊儿壮了，鸡鸭鹅膘肥得艰难地摆着步子，养大的鱼儿在渐渐消
瘦的池塘浅水里浮躁地跳跃着，菜园里的各种蔬菜也等待主人去采摘，天真烂漫的孩子
也用他们的欢声笑语激活快乐的曲调，乡村里洋溢着做喜事的氛围。

曾有人问我：你们平江的炸肉为什么没有肉？我答：那是因为你没有吃
过长寿街炸肉。长寿街炸肉的配料有肥猪腹腔里的如羊脂玉的板油或白而
硬的脊背上的肥肉,还有带有浓浓的香味的土鸡蛋（那时没有饲料蛋的概念）、
蕃薯、梅花盐（少许的食盐）。先将蛋破壳倒在木盆子里，打散打匀，再将其他
配料切成有棱有角的小正方形状，拌在浅黄的蛋汁里，搅匀，再倒入优质的飞
面，加少量水，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用筷子夹起来，如绺绺黄里透白的粗布
帛，用锅盖盖在调盆上面两刻钟。茶子油或菜籽油倒在锅里烧热，待油面上
的白色的泡儿消散开来，再用大板瓢，在油锅里浸泡一下，用筷子将配上了料
子的面粉撩到瓢里，轻轻淹没在滚烫的油里。这时，用温火燃着，慢慢地油
炸，锅里面翻着微细的浪花，细细聆听来，有玉帛轻裂之声，咝咝作响。

厨房里外飘散着芳香，过往的左邻右舍，伫立着嗅着那熟悉的裹着乡情的味道。
外面的人知道你家是在泡炸肉，情不自禁地跨进来，想尝尝新鲜炸肉的味道，但都不会
贪吃，循规蹈矩地，自己动手用菜刀切一小块儿，炸肉表面是金黄色，切开里面是银灰色
里镶嵌着各色的菜丁子，如多彩宝石镶嵌在里面，色彩很有对比度。久久地闻着，邻人
慢慢地放在嘴里咀嚼着，连声说道：好吃，太好吃了。制作的人听到赞赏声，脸上洋溢着
笑容，答非所问：熟了吧？或者说盐不咸吧？说话时喉结在上下滑动，恨不得马上也啃
上一砣或半砣。但备用的料没有太多的余地，必须克制自己的食欲。在场的人，都将目
光投向油锅里还未熟透的金黄的，如一个个团鱼一般的炸肉砣。

一锅一锅的炸肉捞上来，那种香味的撩拨，让人都想是食后快。狗儿猫
儿也闻到香味，讨好地在主人旁边回旋着。等到炸肉浮出金黄的脊背后，用
铁络子捞起来，进厨房的小孩儿就急不可耐地嚷着要滚（热）炸肉吃，大人就
嘴里碎碎念，等会儿，等会儿，不然会上火的。

炸肉的吃法：有油锅里捞起来，稍冷却后，切成两边或四瓣，那特有的清香味
刺激着你的味蕾，你恨不得一口能吃一大砣。泡炸肉的人是克制着的，吃上一小
口，将剩余的半大块推到孩子的嘴里去，并不停地说着：是泡（炸）得好吃！是泡
（炸）得好。还有是上宴席上吃的蒸炸肉，如前所述，码成小宝塔形状的过蒸笼蒸
上一小时左右的滚炸肉，纯清香，吃起来不上火。

如今物质丰厚，又出于对“三高”的恐惧，同时当今的人，大都食饱终日，很少
有饥饿感，所以食物不在多，在精，现如今炸肉的种类也增多了：甜炸肉、咸炸肉、
脆皮炸肉（切成薄薄的冬瓜拌在和了蛋汁的飞面里制作出来的炸肉），还有的是拌
匀的鸡鸭蛋里，拌上韭菜倒入面粉制作出来的炸肉，现炸现吃。总之，炸肉，随着
岁月的更递，吃的方式、吃的节奏也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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